
建设农业强国：中国要求、现实挑战与推进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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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强国必先强农，强国建设需以强农建设为基础。 立足于粮食安全国际风险、资源禀赋约束、“大国小

农”内源困境、农业增值空间小、对外开放水平不高等基本国情农情，中国建设农业强国必须达到供给保障强、科技

装备强、经营体系强、产业韧性强、竞争能力强五大要求。 通过这些要求的国际比较，中国建设农业强国应提升粮

食和重要农产品自给能力，确保多元化食物体系稳产保供；加强农业核心科技研发，提高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能力；
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促进小农户衔接农业强国建设；拓展涉农产业链，增强产业链与供应链韧性；提高产出效

率与国际话语权，培养中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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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亦是整个国家发

展的根基，无论是古代朴素主义强国观还是当代社

会主义强国观，强国建设都需以强农建设为始。 早

在 ２０１３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提

出了“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的指导思想。 党的二

十大报告更是首次明确了“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

战略部署，旨在通过强农建设实现夯实农业生产基

础、提升农业质量效益、完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等农

业农村现代化目标。 这是基于中国国情农情的战略

举措，进一步凸显了农业强国建设对于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意义［１］ 。
何为农业强国？ 从词义本身的角度分析，“强”

与“弱”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可比较概念。 一个国

家是不是农业强国取决于该国农业整体或优势部门

的现代化水平在国际中能否处于领先位置，并且引

领世界农业发展［２］ 。 与传统固性思维所理解的

“大”等于“强”不同，自然资源禀赋并不是一国成为

农业强国的决定性因素。 评价农业强国需要一个综

合的多维指标，包括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农业创新能

力、国际竞争力、可持续发展能力、产业链供应链等

关键环节的掌控能力等［３］ 。 基于此标准判断的农

业强国可分为两种类型，即综合型和特色型。 其中，
综合型以美国为代表，具备自然资源禀赋充足、农业

产出率高、国际竞争力强并占据主导地位、农产品品

类丰富等特征；特色型则是以德国、荷兰、以色列等

国为代表，其自然资源禀赋相对贫瘠，但在某一特色

农业领域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可引领世界农业在

该领域的发展［４］ 。
如何建设农业强国？ 对于此问题的探讨目前观

点较多，但可归纳为以下三方面代表性论述。 第一，
从统筹角度，应以高水平的农业现代化为依托和以

高强度的国际影响力为导向建设农业强国。 第二，
在制度设计方面，应立足于四个着力点，即坚持农业

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坚持

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坚持完善农业支持

保护制度［５］ 。 第三，从约束破解层面，应按照保生

产、稳市场、强激励三步策略破解粮食安全风险，以
绿色集约的生产方式破解资源环境“硬约束”， 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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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功能破解产业链条“短约束”，利用农业生产服

务体系解决小农与现代农业衔接松散问题，提升农

业抗逆韧性对抗农业内外风险冲击［６］ 。
已有研究深入剖析了农业强国的内涵、特征、目

标以及实现路径等问题，整体的研究思路倾向于以

世界农业强国的共性为基础，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多

角度给予政策建议，即为一般化标准下的特色路径

研究。 鲜有以我国目前的农情为约束条件，从内在

剖析中国特色农业强国的建设标准，并对标国际成

功经验，总结适合本土化农业强国建设的路径，即特

色标准下的一般与特色共现的路径研究。 故此，本
研究将重点回答在“大国小农”的国情下，我国需要

建设怎样的农业强国；在此目标下，我国与世界农业

强国相比优势和弱势分别是什么；应设计怎样的路

径和政策进行宏观战略性谋划等问题。

一、建设农业强国的中国要求

２０２３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建设供给保障强、
科技装备强、经营体系强、产业韧性强、竞争能力强

的农业强国”，这显然是我国建设农业强国的目标。
为实现这一目标，我国应在食物消费结构呈现多元

化转变，农业增值空间范围亟须扩张，以及国际粮食

贸易限制加剧等约束条件下，明确建设农业强国的

根本任务和基本要求。
（一）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多元化食物消费体系

的供给保障要求

粮稳天下安。 无论是农业大国还是农业强国，
粮食安全保障始终是底线任务，本质区别无非在于

人民群众是“吃得饱”还是“吃得好”的问题。 目前，
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已超国际粮食安全标准线，实
现了人类生存最低层次的温饱目标，但这仅是作为

大国在面临超大人口规模与粮食需求规模下的阶段

性目标，而强国建设要求食物供给满足国民现阶段

乃至下一个生存发展阶段的需求。 实然，目前我国

的粮食需求结构已随着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发

生了跃迁，口粮消费比例不断降低，水果、蔬菜、肉、
蛋、水产等营养价值丰富的食物消费比例增加。 因

此，守住强国建设下的粮食安全底线，提升多元化食

物消费体系的供给保障能力十分必要且刻不容缓。
实践探索指明食物的供给保障能力可具化为供

给能力和保障能力两个层面，其中前者是指食物的

自给能力，即在本国所拥有的耕地、海域、森林、草地

等资源禀赋下，利用此优势产出高质量、高数量、多

品类食物满足人们对多元化食物的消费需求。 后者

主要指食物在国际贸易中的稳定性，即在农业生产

资源禀赋相对匮乏的情况下，食物的生产难以满足

国内需求，利用本国较高的国际地位与较为紧密的

国际贸易关系保障食物的有效供给。 大国往往采取

以国内资源和国内市场为主的发展模式［７］ 。 但就

我国而言，庞大的食物需求量失去了完全依靠保障

能力守住粮食安全底线的可能性；同样，紧张的食物

生产资源禀赋也无法完全利用供给能力建设农业强

国。 守住农业强国建设目标下的粮食安全底线，食
物的供给能力与保障能力缺一不可，应形成以食物

供给能力保障主要食物供给，以利用国际市场满足

稀缺食物有效供给的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
（二）突破资源禀赋约束：农业现代化的科技装

备要求

农业生产对自然资源具有较强依赖性。 在我国

耕地面积逐渐减少、质量逐步退化、水资源短缺且伴

随污染的现实条件下，建设农业强国不仅要从绝对

量上提高自然资源投入量，更要着手于效率指标，以
资源利用率、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等指标的改进

促使农业产出水平提高，这与农业现代化的要求不

谋而合，即以技术为突破口，利用先进科学技术和机

械装备改造传统农业，创造高产、优质、低耗、资源合

理利用、可持续的农业生态系统。
为此，科学技术成为建设农业强国的原动力，科

技装备强将有效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弥补资源禀赋

约束。 一方面，先进科技装备可将“人扛牛拉” “靠
天吃饭”等传统农业生产方式跨越到智慧农业时

代，农业机械叠加物联网技术与数字终端设备将农

业生产过程可视化，同时辅以农业信息的收集与处

理，为农业生产过程各环节中生产资料的投入量提

供科学参考，实现资源节约与生产效率提升，同时农

业机械的改进升级也将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 另一

方面，农业种源技术的突破将从根源上解决因资源

禀赋约束引发的低产出问题。 从种植角度，短生育

技术通过缩短植物生长周期有效提高年均单位亩产

水平；重要农作物良种繁育技术结合扩种政策将极

大提升重要农产品的自给能力，减少对外依存度，保
障粮食安全；耐盐碱作物育种技术的突破将非种植

用地高度利用，在绝对量上扩大资源禀赋，减少约束

条件，为农业强国建设提供可能。 从养殖角度，禽畜

选种、育种技术的不断改良将有效提高禽畜的肉质

质量、繁育能力、抗病能力，在保障食物多元化的基

础上提高养殖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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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破解内源困境：“大国小农”分散格局下的

经营体系要求

当前，我国农村仍处于人多地少的矛盾张力中，
我国农业仍以小规模经营农户为主体［８］ 。 无论是

国际经验还是传统经济学理论都证实了农业强国的

建设要依靠社会化大生产和现代化的农场主。 一方

面，细碎化土地与兼业化农民使土地规模化经济效

益难以实现，即使在利润最大化基本理性的驱使下，
小农的短视性与长期积累的生产路径依赖也难以使

其主动接受先进生产技术去弥补土地非规模化带来

的损失，故此形成的高成本低收益的农业生产模式

缺乏国际竞争力。 另一方面，“亦工亦农”小农家庭

已呈现出萎缩型再生产特征［９］ ，并且在城乡发展不

平衡的现实约束下，城镇产生虹吸效应排除了农业

从业人员逐渐高质的可能，故此形成的人口数量与

质量双降的要素投入格局也为农业强国建设增加了

更多风险。
为此，我国在现有“大国小农”分散经营格局的

内源约束下，产生了对农业经营体系强的要求。 从

体制机制上看，农业经营体系强是完善的农村基本

经营制度与高效的农业经济市场化运行机制的结

合，前者将充分发挥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分散的积极

性与集体统一经营的优越性，后者将实现市场机制

对资源的有效配置与有为政府对市场失灵的有效调

节［１０］ 。 从微观主体看，农业经营体系强意味着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将有效链接小农与现代化农业。 在

保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稳定不变的基础上，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所固有的组织化、专业化、市场化特征将

带领小农从本质上完成土地的规模化与集约化经

营，从形式上实现小农参与社会化大生产，推动小农

向现代化农场主趋同的进程。
（四）扩展农业增值空间：农业市场化下的产业

韧性要求

农业强国建设既需要技术、制度、政策等外在因

素保障，更需要农民为获取收益而自发形成的内在

推动力。 而此推动力的持续必须以农业的不断增值

为前提。 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农业市场化改

革也将传统农业的内生市场化转向现代农业的外生

市场化［１１］ ，即生产要素、产出产品由村级市场的内

部流通脱嵌至国内、国际市场，虽然极大地扩展了农

业的增值空间，但相对应的国内、国际市场风险也使

得本就脆弱的农业更加不堪一击。 因此，在农业市

场化的现实背景下，扩展农业增值空间建设农业强

国的关键在于产业韧性强。

目前，我国农业产业链在国际循环中存在断链、
折链的风险，同时叠加的全球产业链价值链重构、政
治局势不稳定、国际贸易关系不稳等因素引发的国

际风险不断冲击我国农业，锻铸农业产业韧性是应

对国际风险形势的现实选择［１２］ 。 一方面，在面临

国际粮食紧俏形成的封锁局面时，断链补齐所形成

的完备产业链可以及时转化为内循环流通格局，规
避因断链滋生的粮食安全问题。 另一方面，链条延

伸将农业由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逐渐向流通、销售

等非产中的高端环节延伸，在扩展农业增值空间的

同时为嵌入全球产业链中高端环节提供基础。
（五）高水平对外开放：农业贸易逆差下的竞争

力要求

开放是当代中国的鲜明标志。 尽管双循环发展

格局将我国由开放性经济转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

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但对外开放依然

是我国长期重要的战略目标。 然而国际形势严峻、
粮食贸易限制加剧的外在环境与农业贸易逆差的现

实状况使我国农业对外开放处于被动地位，即存在

初级农产品定价权不高、重要农产品进口集中度高、
农业产业政策受国际贸易组织规定裹挟等问题，其
原因共同指向为我国农业竞争力不强。 因此，以强

竞争力构筑高水平农业对外开放格局是建设农业强

国的必然选择。
农业高水平对外开放不仅涉及农产品与农业社

会化服务等要素的流通开放，还涉及农业相关规则、
标准等制度型对外开放［１３］ 。 而农业竞争力强将使

我国农业高水平对外开放地位由被动转为主动。 一

方面，强竞争力意味着在国际中具有较高的地位，在
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可以重构新型农业国际合作关

系，主动参与并领导制定全球农业贸易规则，我国农

业相关政策自由度将会极大提高，为我国农业竞争

力持续增强提供有力保障。 另一方面，强竞争力意

味着成本优势突出。 在国际农业市场中，具有高同

质性的初级农产品主要以成本优势作为核心竞争

力，在各国激烈的角逐中，低成本就表明会占有更高

的国际市场份额，也就表明有能力掌控国际初级农

产品定价权，赢得国际市场主动权。

二、建设农业强国的现实挑战：
基于国际比较视角

　 　 我国建设农业强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按照到

２０３５ 年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到 ２１ 世纪中叶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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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强国的目标，还有近 ３０ 年。 这一目标实现过程

中，需明确我国建设农业强国的努力方向。 通过国

际比较可以在开放的视野中应对现实挑战，探寻未

来发展重点。
（一）供给与保障能力比较

在大食物观理念指导下，我国粮食安全的供给

与保障能力不能从单一的口粮角度研判，要以多元

化食物体系为基础，多角度分析与比较我国同世界

农业强国在食物自给能力与对外贸易稳定性上

的差异。
１．自给能力不足，重要农产品存在大量缺口

粮食安全是国家生存发展的底线，世界强国在

重要农产品上一般都具有自给能力，甚至还会在特

种农产品上利用生产优势进行出口。 如表 １ 所示，
澳大利亚的小麦、糖、牛肉的自给率水平分别达到了

４２４．０３％、５４１．５９％和 ６０１．２４％①；加拿大的小麦、大
豆、猪肉是本国的优势农产品， 自给率均超过

２００％；美国的小麦、玉米、大米、大豆、猪肉自给率也

都保持在 １２０％至 ２１０％之间②。 但我国农产品的自

给率水平不太乐观，除禽肉、蛋类可以实现完全自给

外，其他主要农产品自给率均低于 １００％，其中大豆

的自给率仅为 １４．０５％③，牛奶和牛肉也处于粮食安

全风险中。 虽然以色列、日本也未实现完全自给，但
由于两国人口较少，食物缺口的绝对量不大，通过进

口补足不会对本国造成太大压力。 以牛肉为例，按
照粮食安全的评估标准，以色列 ５９． ４２％ 和日本

３５．８４％的自给率水平都处于粮食不安全水平，两国

总缺口为 ９０．１ 万吨，仅占我国牛肉缺口的 １ ／ ３④。
因此，在人口绝对量的压力下，我国农业强国建设必

须高度重视重要农产品的自给能力问题。
表 １　 ２０２１ 年部分世界农业强国主要农产品自给能力

国家 小麦 玉米 大米 糖 大豆 牛奶 牛肉 羊肉 猪肉 禽肉 蛋

澳
大
利
亚

生产（万吨） ３４４２．１８ ８６．４１ ４２０．０６ ４．０７ ９１７．８４ ２９１．２４ ６８．８０ ４４．１７ １３１．３２ ２５．７６

消费（万吨） ８１１．７８ １２２．９１ ７７．５６ ３．３６ ６０５．００ ４８．４４ ２０．０８ ７５．７６ １２５．７６ ２５．７６

自给率（％） ４２４．０３ ７０．３０ ５４１．５９ １２１．１３ １５１．７１ ６０１．２４ ３４２．６３ ５８．３０ １０４．４２ １００．００

加
拿
大

生产（万吨） ２１６５．２０ １３９８．３９ ６２７．１８ ９４１．１３ １５２．５９ ２８０．５４ １４７．４２ ５９．７１

消费（万吨） ８８３．２４ １５５０．２８ ２３１．５６ １１１６．９７ １０１．２５ ９８．９５ １４９．４５ ６９．１６

自给率（％） ２４５．１４ ９０．２０ ２７０．８５ ８４．２６ １５０．７１ ２８３．５２ ９８．６４ ８６．３４

以
色
列

生产（万吨） ９．８０ １５７．０７ ７．５４ １．９３ ４１．９３ １６．２８

消费（万吨） ８１．３２ １６０．０１ １２．６９ １．６４ ４８．５９ １６．２８

自给率（％） １２．０５ ９８．１６ ５９．４２ １１７．６８ ８６．２９ １００．００

日
本

生产（万吨） １０７．８０ ８１６．９０ ７６．８８ ２１．６０ ７６３．５７ ４７．４６ １２８．９６ １６３．２８ ２６３．３５

消费（万吨） ６４６．５０ ８２０．００ ２２２．９７ ３５８．２７ １２３３．３４ １３２．４１ ２５９．４８ ２１７．７８ ２７２．２７

自给率（％） １６．６７ ９９．６２ ３４．４８ ６．０３ ６１．９１ ３５．８４ ４９．７０ ７４．９７ ９６．７２

美
国

生产（万吨） ４４７９．６８ ３８３９４．２２ ８７０．００ ７７５．８８ １２８１０．３６ １０２６４．９０ １２２４．５４ ６．１１ １２５５．９２ ２２９０．７１ ６６０．３６

消费（万吨） ３０８３．６１ ３１５２３．１４ ６５９．９８ ９３８．０４ ６３４９．３９ １００４２．６４ １２７１．３９ ２２．９１ ９９１．３８ １９４５．９３ ５５６．１４

自给率（％） １４５．２７ １２１．８０ １３１．８２ ８２．７１ ２０１．７６ １０２．２１ ９６．３２ ２６．６７ １２６．６８ １１７．７２ １１８．７４

欧
盟

生产（万吨） １３８６５．７２ ７１１６．０９ ２７０．００ １４８４．７４ ２７３．４０ １４５２１．３０ ６６９．４７ ４２．２８ ２３３６．３１ １２４４．５６ ６４７．１２

消费（万吨） １１９１４．３７ ８２００．００ ３８６．００ １６６０．００ １６８５．００ １３１０５．７２ ６６８．００ ６７．５０ １８６８．５０ １１９７．８０ ６０７．６０

自给率（％） １１６．３８ ８６．７８ ６９．９５ ８９．４４ １６．２３ １１０．８０ １００．２２ ６２．６４ １２５．０４ １０３．９０ １０６．５０

中
国

生产（万吨） １３６４０．３０ ２７３５０．００ １４６２０．００ １４００．４７ １６４０．００ ３５２９．６０ ６９８．００ ５１４．００ ５２９６．００ ２３８０．００ ３４０９．００

消费（万吨） １４５５４．００ ２８６１３．００ １５４８９．００ １５８０．００ １１６７０．００ ５４１０．００ ９７８．００ ５３４．００ ５３７５．００ ２３６１．１０ ３３１０．００

自给率（％） ９３．７２ ９５．５９ ９４．３９ ８８．６４ １４．０５ ６５．２４ ７１．３７ ９６．２５ ９８．５３ １００．８０ １０２．９９

　 　 数据来源：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ＥＣＤ）数据库查询并计算所得。

　 　 ２．保障能力弱，重要农产品对外依存度高且来

源国集中

由表 １ 所示的重要农产品自给率数据可以看

出，我国与欧盟的大豆自给率均比较低，在绝对量上

出现了千万吨缺口，必须依靠进口才能保障本国所

需。 根据表 ２ 中我国与欧盟大豆进口量及来源国数

据可以看出， ２０２２—２０２３ 年度，欧盟共进口大豆

１３２７．３４ 万吨，巴西、美国、乌克兰、加拿大、阿根廷是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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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主要进口来源国，占比分别为 ４２．０３％、３９．３８％、
９．９４％、６．３２％和 ０．２４％⑤。 从近百年的欧洲经济发

展史来看，欧盟与美国利益深度捆绑，尽管欧盟近

４０％的大豆进口来源于美国，在短时间内并不会对

欧盟大豆的安全产生风险。 反观我国，２０２３ 年共进

口大豆 ９９４０． ９２ 万吨，其中 ７０．３７％ 来源于巴西，

２４．３２％来源于美国，阿根廷、加拿大、俄罗斯分别以

２．００％、１．４７％和 １．３０％位于第三、四、五位⑥。 仅美

国和巴西两个国家就提供了 ９４．６９％的进口量，来源

国高度集中。 未来中美关系充满博弈与不确定性，
而巴西农业生产经营也受到西方资本钳制，这使得

单一的进口渠道结构缺乏稳定性，隐含巨大风险。
表 ２　 ２０２３ 年中国与欧盟大豆进口量及来源国

美国 巴西 加拿大 乌克兰 阿根廷 俄罗斯 其他 总计

中国
数量（万吨） ２４１７．４０ ６９９５．０５ １４６．５９ １９９．２６ １２９．２６ ５３．３６ ９９４０．９２

百分比（％） ２４．３２ ７０．３７ １．４７ ２．００ １．３０ ０．５４ １００

欧盟
数量（万吨） ５２２．７３ ５５７．８５ ８３．９０ １３１．８７ ３．２２ ２７．７６ １３２７．３４

百分比（％） ３９．３８ ４２．０３ ６．３２ ９．９４ ０．２４ ２．０９ １００

　 　 　 　 数据来源：欧盟农业和农村发展总司、中国海关总署。

　 　 （二）科技装备比较

农业强国建设必须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引领带

动作用，依靠科技进步走内涵式发展道路，然而，与
世界农业强国相比，我国农业高精尖技术创新速度

和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还有一定差距。
１．农业高新技术普及与创新滞后

与世界农业强国相比，我国农业高精尖技术创

新速度相对滞后。 事实证明，能否成为农业强国不

完全取决于土地与资源禀赋：以色列依靠温室与滴

灌技术，克服了沙漠地区蒸发量远高于降水量的劣

势，走出了一条集约与高效的农业技术创新之路；荷
兰依靠玻璃温室技术突破了本国光照不足的地理限

制，成为花卉出口第一大国；法国初创公司 ＬＩＳＡｑｕａ
开创了永续水产养殖技术，引入无脊椎动物，既可以

处理污水，又可以作为饲料，实现了对虾养殖中抗生

素零使用，污染零排放。 近年来，我国农业科技创新

虽然取得了巨大突破，２０２２ 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

已达到 ６２．４％，比 ２０１９ 年增长 ３．２％，但是与世界农

业强国 ８０％的贡献率相比，技术水平依旧偏低⑦。
同时，农业机械化水平也有超过 １５％的差距，现代

种业市场化与智慧农业普及情况也存在差距。
２．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低

将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为农业生产力是提高农业

生产率最有效的途径。 我国发布了一系列科技兴农

的扶持与鼓励政策，成效显著。 ２０２２ 年我国有 ６０００
多项农业科技成果登记在册，但真正作用到田间地

头的不足 ３５％，远低于世界农业强国水平，其中美

国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在 ７０％至 ８０％之间，而英

德法荷等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高达 ９０％⑧。 与世界

农业强国相比，我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

力的比率低，农业科研投入回报弱。
（三）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比较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银行等数据显示，
２０２１ 年我国农业从业人口占比为 ２４．４０６％，远高于

美国（１．６６２％）、加拿大（１．３３８％）、德国（１．２５１％）等
农业强国，但农业劳动生产率仅为０．６８６，美国、德国

分别是我国的 １２．５５ 倍和 ９．８９ 倍。 人均耕地面积仅

为 ０．０７７ 公顷，远低于 ０．１７７ 公顷的世界平均水平。
可见，我国小农经济特征明显，即表现为农业从业人

口多、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人均耕地面积小和土地分

散化等。 在以小规模经营为主的农业生产方式下，
只有充分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规模化、组织化、专
业化的理论功能，才能构筑农业强国的建设之基。
然而，根据现有数据，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其他

农业强国相比还存在以下三方面差距。
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农户的带动作用不强

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例，２０２０ 年美国合作社数

量为 １７４４ 家，合作社成员共有 １８６．８９ 万人，平均每

个合作社带动 １０７２ 名社员，社均收入达到 １．１５ 亿

美元［１４］ 。 反观我国，现存合作社总量 ２２０ 万家，为
保证比较的客观性，排除空壳、假合作社的干扰，采
用合作社前 ５００ 强相关数据进行比较，其中合作社

平均在册成员为 ２５５ 人，社均收入 ２８２２．６ 万元。 不

难看出，虽然美国合作社总体数量不多，但合作社对

农户的带动作用强、经济效益好，平均每个合作社带

动的社员数目是我国的 ４ 倍多，带领农户产生的收

益是我国的 ２８ 倍。
２．主体数量多，规模小

以家庭农场为例，图 １ 数据显示，２０２１ 年美国、
中国、法国、加拿大、德国的家庭农场数量分别为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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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 万个、３９０ 万个、４５．６ 万个、１８．９９ 万个、２７．６ 万

个。 我国家庭农场数量最多，但是平均规模最小，仅
为 ８．９１ 公顷，美国、法国、加拿大、德国分别是我国

的 ２０ 倍、７．６９ 倍、３６．５２ 倍和 ６．８ 倍⑨。 与各自的人

均耕地面积相比，虽然我国家庭农场规模已经有很

大程度扩张，但是在横向比较中可以看出，我国经营

主体规模较小，规模经济效益发挥不明显。

图 １　 ２０２１ 年代表性农业强国与我国家庭农场情况比较

　 　 数据来源：美国农业部、加拿大农业和农业食品部、欧盟

统计数据。

３．社会化服务组织功能不全面

土地碎片分散是农业生产环节难以形成规模效

益、造成效率损失的主要原因，然而在农业市场化条

件下，除了政策性的鼓励与立法上的约束外，依靠土

地流转中介组织是解决此问题的主要手段。 法国的

非营利、非政府性组织 ＳＡＦＥＲ 和日本的土地保有合

理化法人是此类中介组织的代表，通过买卖双方信

息的传递、沟通、协调和信贷扶持将碎片化土地集

中［１５］ 。 但是我国缺少此类社会化服务组织，土地

流转信息还只能在村级社会网络中传播，除统一立

法外，也没有相应的社会化机构提供流转后续的保

障服务。
（四）产业链比较

完备的产业链是提升农业产业链韧性的基础。
近年来，得益于国家对农业发展和农业强国建设的

重视，在相关政策支持下，我国在农业产业链断链补

齐、产业链延伸方面有一定进展，主要是以农产品加

工业为核心的一二产业衔接，以休闲农业为代表的

一三产业融合。 但与世界农业强国相比还有待进一

步提升。
１．农产品加工转化率低

美国农产品加工业十分发达，农产品加工转化

率达到 ８５％，加工业与农业产值的比例超过４ ∶ １⑩。
不仅如此，强大的农产品加工业也为美国提供了大

量的就业岗位。 ＵＳＤＡ （美国农业部） 数据显示，
２０２２ 年美国仅食品饮料加工厂就提供了近 ３５０ 万

个就业岗位，约占总就业量的 １．６５％。 而我国农产

品加工转化率仅约为 ５０％，且处于初级加工阶段，
两次以上深加工率仅有 ２０％，２０２２ 年农产品加工业

产值仅为农业总产值的 ２．５２ 倍，加工转化率和增

值率都偏低。
２．物流运输专业化程度低

以荷兰为例，荷兰仅用 ４．１５ 万平方公里土地造

就了花卉出口强国。 花卉不易保存，荷兰却将其卖

到了全世界，这与其高度专业化的运输业息息相关，
农业相关物流占荷兰全国公路交通的 ２８％。 目前，
荷兰共有 ６００ 多家专用于花卉的运输公司，其中部

分公司甚至只负责某一类型花卉的运输，其先进的

冷藏保鲜技术、高效的物流运输系统和全程卫星定

位系统既保证了花卉的质量，又保证了运输的时效

与安全。 虽然我国物流网络日趋完善，但在冷链物

流上还存在短板。 目前，发达国家初级农产品冷链

运输率已经达到了 ８０％—９０％，而我国水产品冷链

运输率相对较高才达到 ６９％，肉类为 ５７％，果蔬仅

为 １５％［１６］ 。
（五）农业国际竞争力比较

目前，我国农产品缺乏国际竞争力，主要体现在

农业生产成本和价格、农产品对外贸易两个方面，长
远看将影响农民增收和农业可持续发展。

１．农业生产成本和农产品价格缺乏国际竞争力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推进，我国土地成

本和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土地与劳动力这两大农

业生产要素价格增加，必然导致我国农业生产成本

增加。 与美国相比，我国人口约为美国的 ４．２ 倍，而
耕地面积约为美国的 ８１％。 人多地少的国情决定

了我国不能无限放大机械化规模优势，实现农业机

械对劳动力的过分替代。 同时，目前我国农业科技

成果转化能力较弱，技术进步相对较慢，无法形成农

业技术对于土地要素的替代作用。 基于上述现实条

件，我国农业生产单位劳动成本与土地要素价格严

重限制了我国农产品的价格竞争力，部分人们赖以

生存的农产品（如大豆、玉米等）的国内生产成本高

于进口产品的税后价格。 政府为了维持农民参与农

业生产的积极性，只能通过托市收购的方式为粮价

兜底，保障农业生产参与者的利益，从而导致国内粮

食价格持续高于国际市场价格，其中小麦、玉米、大
米等谷物的平均价格比国际市场高 ３０％—５０％，我
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价格竞争力［１７］ 。 以与

美国比较为例，在育种技术、机械化水平的差异约束

下，我国大豆、玉米、稻谷的单产水平均低于美国，分
别为美国的 ５７．９％、６５．８％、７３．５％。 尽管小麦和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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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的单产水平是美国的 ２．５ 倍和 １．７ 倍，但生产成本

远高于美国，分别是美国的 ２．９ 倍和 ３．７ 倍，其中成

本差异主要在人工，小麦的人工成本是美国的 １３．３
倍，棉花的人工成本已高达美国的 ２０ 倍［１８］ 。 在高

昂的成本压力与低农业综合生产率的双重约束下，
我国的农产品缺乏国际竞争力。 以大豆为例，我国

大豆净利润仅为美国的 ２９％。
２．农产品对外贸易中缺少话语权

由国际地位与话语权形成的定价权是世界农业

强国用于保障其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主要手段。 以

大豆为例，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大豆进口量最大的

国家，卖方市场则由美国垄断转为美国、巴西、阿根

廷三方寡头垄断市场，然而大豆的价格却没有因买

方需求的扩大而降低，也没有因卖方市场供给者增

多而下降，其定价依然以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

金融衍生品价格为风向标，即美国牢牢掌控国际大

豆的交易价格，我国虽具有广阔的农产品需求市场

和与国际接轨的期货交易所，但因缺少话语权和影

响力不得不被动接受高昂的市场价格。

三、建设农业强国的推进路径

由我国国情农情决定的农业强国建设目标经过

国际量化比较使我们产生了更为具象的认知。 在系

统性、长期性的建设任务下，供给保障、科技装备、经
营体系、产业韧性、竞争能力五方面的建设目标可分

别以提升粮食和重要农产品自给能力、增强农业核

心科技研发、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同小农户衔接、
拓展涉农产业链、提高产出效率与国际话语权为关

键切入点。
（一）提升粮食和重要农产品自给能力，确保多

元化食物体系稳产保供

规避国际粮食贸易不稳定风险，保障粮食安全

要按照以自给为主、适度进口为辅的总体思路推进，
具体可从以下两个角度展开。

第一，提升食物自给能力。 虽然要满足超大人

口规模的多元化食物需求，适度进口是最优选择，但
若以农业强国建设为目标，重要农产品的完全自给

才是底气和硬道理。 一方面，要优化供给结构。 在

满足口粮绝对安全的前提下，将生产大于消费的增

量部分所对应的土地应用于大豆、糖料的种植，同时

开发盐碱、荒地等后备土地资源，在绝对量上满足粮

食安全的土地资源需求。 另一方面，要以技术赋能

农业生产。 改变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将数字技术大

力应用到种植、养殖环节，保证种植养殖过程的可视

化、专业化与精准化，以技术推动生产效率的有效

提升［１９］ 。
第二，推动农产品进口来源地分散化。 世界范

围内，尚有许多资源禀赋丰厚的国家和地区，土地与

农业生产处于待开发状态，如东非裂谷、俄罗斯远东

结雅河平原等地。 受资本与技术的限制，这些地区

的土壤尚未得到最大化利用，农业生产潜能处于雪

藏状态。 我国应着眼于这些待开发区域，提前进行

战略布局，寻找相对稳定的重要农产品进口地与贸

易伙伴，以资本输出、基础设施建设与技术投入来换

取大豆、大麦等对外依存度较高的农产品，在填补自

身农业产业链缺口的同时，还可以扶持对口国家农

业生产力发展，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同时，应
积极拓宽高对外依存度农产品的来源渠道，通过与

农产品输出地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或是洽谈区

域贸易协定的方式来深化合作，增强贸易韧性，以此

保障国内产业链的完整，如 ＲＣＥＰ（《区域全面经济

伙伴关系协定》）成员国之间，９０％以上的农产品相

互免征关税。
（二）加强农业核心科技研发，提高科技创新成

果转化能力

为了实现我国从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迈进的目

标，要充分发挥我国资源集中调度、集中力量办大事

的制度优势，立足于实际国情来提升农业核心技术，
应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一是深耕基因工程领域，强
化种子创新攻关，如培育抗虫害、高耐逆性的玉米

种，高出油高产量的大豆种，短生育期的油菜种等。
二是加强土壤保护，推进盐碱地分级改造、黑土地退

化阻控，保障现有耕地土壤质量与粮食产能。 三是

补齐农机装备的短板，推进机械化与数字化生产，推
动沙漠戈壁地区的设施农业发展，普及无人机播种

与灌溉喷洒，普及农业大田智能化监测系统、粮食智

能保质烘干与储备系统等高精尖设备，开发针对丘

陵山地的耕种设备。 四是注重保障农业生物安全，
应着眼于提高动植物与经济作物的疫病防控能力，
防治非洲猪瘟、布鲁氏菌病、蔬菜蓟马、小麦茎基腐

病等高危险突发性病害。 五是坚持以现实需求为导

向，大力推进科技小院建设，切实解决农业生产经营

中的技术难题，以此作为科技攻关的主要方向，提高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水平。
（三）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促进小农户衔接

农业强国建设

建设农业强国，需要调动一切参与农业生产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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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主体。 由于我国人多地少的现实国情将持续存

在，因此以小农户为生产主体的农业生产经营结构

也会长期存在，小农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

内容，然而完成从农业大国到农业强国的蜕变，需要

依靠组织、动员、赋能等手段，帮助小农户实现生产

经营模式的数字化和现代化转型，融入现代化农业

生产中。
第一，依托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带动小农发

展现代化农业。 一方面，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自身发

展壮大是带动小农户的前提，改善其自身发展状况

要从横向和纵向两个角度切入：前者是指通过扩大

规模，发挥规模效应提高农业综合生产效率；后者是

指以延长产业链、扩展生态链、提升价值链实现价值

增值，同时辅之品牌化的价值溢出使经营效率进一

步提升。 另一方面，通过制度设计完善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同小农之间的利益链接机制，以风险共担、利
益共享为设计目标，保障双方生产经营的长期稳定，
实现共同发展。

第二，健全现代化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小

农经营的显著特征是规模小、投资能力弱，难以依靠

自身力量获取现代化农业生产要素。 因此，应从外

部服务着手，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如增强公益

性服务组织能力，建立小农经济合作组织和针对小

农生产经营的市场化服务组织，为广大的小农户提

供全方位服务，包括生产性服务、经营性服务、金融

性服务等，帮助小农户克服生产经营中的困难，构建

覆盖农业生产各个环节的社会化服务体系。
（四）拓展涉农产业链，推动农业全产业链升级

推动农业全产业链升级的本质是提高农业纵向

一体化水平。 农业全产业链涉及产前、产中、产后相

衔接的产业链，或是一产、二产、三产相衔接的产业

链。 农产品加工、贮存、运输与销售产业链的延伸、
功能的多元化拓展、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三产的融

合发展、农业经营主体的协调配合等，成为我国农业

全产业链升级的主要内容。
第一，应发挥数字化和互联网对农业全产业链

的赋能作用。 通过提高农产品深加工率、引进农产

品冷链物流新技术、提升富有竞争潜力地区的特产

与优势农产品的专业化水平等途径，把产业链向纵

深拓展。
第二，应完善农业产业链的利益联结实现机制。

丰富涉农企业与专业合作社、农民等农业经济主体

的交易内容，改变目前土地流转与租赁的现状，转变

单向销售模式，拓宽农业生产者的获益渠道，增强互

补性协作。
第三，应促进农业与其他产业融合。 鼓励农业

龙头企业探索带动农户与专业合作社发展适度规模

经营的方式，扩大现代化种植、养殖业规模，发掘农

村与农业的多元化价值，推动横向融合与功能融合。
（五）提高产出效率与国际话语权，培养我国农

产品国际竞争力

建设农业强国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要充

分发挥自身资源优势，实现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并
在此基础上，优化农产品贸易布局，积极融入全球农

产品供应链，具体可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第一，提高单位要素生产率。 在 ＷＴＯ 框架下，

中国农产品想要进入国际市场必须接受出口地的技

术性贸易壁垒协定（ＴＢＴ）和卫生措施协定（ＳＰＳ），
上述协议在一定程度上倒逼我国进行农产品质量升

级并完善相关食品用品安全性措施。 同时，与出口

地签订协议也要付出一定的经济成本，不同的国家

和地区有着不同的标准。 因此，我国农产品想要走

进国际市场，必须想方设法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全要

素生产率。 在当前土地成本与劳动力成本几乎没有

下降空间的状态下，必须着眼于提高土地利用率，普
及高质量农田建设与高效的水利灌溉技术，持续完

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单位要素生产率，最大化

提高单位劳动产出率，不断突破单产潜力。
第二，提升我国粮食国际贸易定价权。 当今世

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地缘冲突不断，逆全球

化和贸易制裁导致全球贸易价值链重构，人民币在

国际贸易结算中的份额正在持续提高，作为世界最

大的商品消费市场之一，中国应抓住机遇，提高农产

品国际贸易定价权。 一是持续完善国内的农产品国

际贸易平台，利用国际市场定价规律，提升我国期货

交易所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进行定价博弈。 二是依

据 ＷＴＯ 框架下的 ＴＢＴ 与 ＳＰＳ 条款要求，按照出口

地的质量与安全认证标准来修订相关农产品的政策

与法规，主动参与农产品国际贸易条款的修订与谈

判，提高在农产品国际贸易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
三是扶持和鼓励实力雄厚的跨国企业集群走出去开

展国际合作，以高水平开放推进全球化布局。 四是

持续推进正在磋商中的区域性贸易协定，为我国特

色农产品寻找适合的海外市场，拓宽发展空间。

注释

①②③④此处数据由作者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ＥＣＤ）数据库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ｅｘｐｌｏｒｅｒ． ｏｅｃｄ． ｏｒｇ ／ ）查询相关数据并整理计算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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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此处数据来自欧盟农业和农村发展总司， ｈｔｔｐｓ： ／ ／ ａｇｒｉｄａｔａ．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根据欧盟披露数据习惯，２０２２—２０２３ 年为一个自然年

度，即从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到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⑥此处数据由作者在中国海

关总署海关统计数据在线查询平台（ｈｔｔｐ： ／ ／ ｓｔａｔｓ．ｃｕｓｔｏｍｓ．ｇｏｖ．ｃｎ ／ ）查
询相关数据并整理计算所得。 ⑦此处数据来自《国新办举行前三

季度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网站，ｗｗｗ．
ｍｏａ．ｇｏｖ．ｃｎ ／ ｈｄ ／ ｚｂｆｔ＿ｎｅｗｓ ／ ｇｘｂｊｑｓｊｄｇｚｑｋ，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⑧此处

数据来自郭博昊：《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农科院副院长赵皖平：以
科技创新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证券时报网， ｈｔｔｐｓ： ／ ／ ｓｔｃｎ．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ｄｅｔａｉｌ ／ １１３５２２９．ｈｔｍｌ，２０２４ 年 ３ 月 ２ 日。 ⑨此处美国数据来自

美国农 业 部 经 济 研 究 局 官 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ｒｓ． ｕｓｄａ． ｇｏｖ ／ ｄａｔ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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